北大情侣分手信
老朋友，我们一辈子可能会买很多很多的好车，但永远不会再有一辆车，会被我们叫做七彩云了。这些事儿为什么能记这么清楚，你也知道，因为我原来那个可以存无数短信的手机。从07年12月份，到今天，你每条短信我都存着，连未接来电的提醒我都存着。原来的那手机里有七千条，不多，但也绝对不算少，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索爱的手机，可以发那个动态表情的小人，情绪多变，超级可爱，我们还傻逼兮兮地学那个小人的动作。我现在都想找找，网上应该有那套表情，太极品了。回过头来接着想，我们大二那年，真是太难忘的一年，随便唠叨几句吧。一件大事儿，是三角地被拆，你躺着中枪。三角地大概惹得校领导不爽很久了，借着奥运会的东风，竟然给偷偷给拆了，这着实不高明。结果有什么京华时报的鸟记者来采访，问你“拆除三角地事先有没有在学生中间做过调查问卷”，你说没有。这文章让记者那么一写，第二天一见报，你可火了。“北大权益部部长邵磊称，拆除三角地事先并未征求学生意见”。火了火了，bbs上骂声一片，无数群众扬言要烧了这个听上去应该是个腆着大肚子的领导干部的邵磊，还有人提怎么着碎尸啥的，总之就是满清十大酷刑吧，这帮傻逼网络暴民。后来连新加坡联合早报都引用原文了，国际巨星，国际巨星，bbs上还有人插科打诨“哟，出名这么容易~”学校一看事情不对，怕你心理压力太大直接崩溃，还把咱俩叫到那谁谁的办公室里进行劝慰，那谁谁老师见面就管我叫邵磊，哪想到邵磊是边上这个戴眼镜的小女孩儿。人家老师谨慎地跟咱交流这个问题，咱差点儿没乐出来，想让咱俩有心理压力，求求他们了，再加把劲儿吧，我们从来就没跟别人活在一个频道里，对不起，那些傻逼没脑子的言论，我们就当笑话看。
我记得出门我是不是还一边儿咂么嘴一边儿调侃，“hmmm?北大权益部部长，正处级啊，光宗耀祖，光宗耀祖。”你更酷，在我评价这件事的日志里直接留言：“从哪口井掉下去，我就从哪台电视机里爬出来。”极品，你真是极品。
关系恒久远，一开永流传!——#开关系#另一件大事儿，是你支持着我参加学生会的选举。这个太值得回味了，应该说是一次无比成功的选举，三百个代表的大选么，太合我胃口了。事后有人说，我开启了打女朋友这张牌的选举新纪元，我打你妹个牌，我平时生活就那样，搬上大屏幕我自豪啊。如果我们的故事可以拍成电影，那这件事里面有好几个镜头都可以剪到预告片里的。一是竞选海报，来来来，咱再炫一把。二是你给我竞选手册写的序。当时你去上国关双的课，我让你帮忙写个序，也就过了一节课，你发个短信给我：“搞定~”。全文摘录如下：笑吟是一个大男孩，他有一颗热情直率的心，他还有许多如阳光一样令人温暖的好朋友。我和笑吟因学生会而相识，他那份独特的睿智和豪气，是我在别人身上很少见到的。对于从事权益工作而曾备受质疑的我来说，笑吟即是我的精神支柱。记得上学期，食堂问题再度引起争议，bbs上充斥着对食堂监督员和权益部工作的谩骂声。心灰意冷中，我不上网，也不出门，甚至想不负责任地卸去这份令人如履薄冰的职责。意料之外的是，笑吟一个一个地约了bbs上的“水车”们，和他们坐下来详谈，认真地听取每个意见，心平气和地进行了一番交流。其实，言辞激烈的背后，是广大同学对学生会工作的殷切期待，是对改善校园建设的真心诚意。同学们的意见敦促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工作是否百分之百地“从小事做起，为同学服务”?
闲暇之余，我俩喜欢一边在未名湖散步，一边谈论各自的学习和工作。笑吟当初在构思体育部工作核心的时候，想的不是如何把“新生杯”、“北大杯”做“大”，而是如何才能做“精”、做好，如何让每个北大人都能参与到热情洋溢的体育活动中来，如何帮助更多的同学通过体育锻炼切切实实地让自己的身子结实起来。“活动是为同学们办的，不是为了办活动而办的。”
他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很深，这番简单的道理谁都会说，但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践行。
